
在黄海西岸的山东半岛南
端，一座名为琅琊台的山峰三面

环海，巍然耸立。两千多年来，
关于“琅琊台”的争论从未停
歇——它究竟是因“山形似
台”而得名，还是真如《史记》
所载，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
户”在山巅筑起的巍峨高
台？2019 年，随着琅琊台遗
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获得国
家文物局批准，这座海上高

台的神秘面纱，终于被缓缓
揭开。作为山东省近年来规模

最大的秦汉时期考古项目之一，历时七年
的琅琊台遗址发掘不仅是一次对古代大
型国家工程的实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对话，一次对秦汉王朝统一融合的深度探
寻。琅琊台的考古岁月，对我的人生来
说，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成长经历。

缘起琅琊：发掘背景筹备工作

我对琅琊台的向往，始于 2011年进
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初。那时在
任的郑同修院长曾多次讲到：“山东秦
汉考古，琅琊台是绕不开的课题。”作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琅琊台遗址保
护规划的编制需要以翔实的考古资料
为基础，有必要进行一定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
在郑院长主持下，我参与了琅琊台遗址考古工作
方案的编写，收集了大量资料，对遗址的历史和
现状有了大致认识。另一方面，我的同学郑陆红、
师兄彭峪在青岛考古所工作，我们曾多次聊起琅
琊台遗址的情况。多年来在林玉海所长带领下，
他们对遗址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工作。“大台”

“小台”、夯土层、陶管道，这些名词从他们口中说
出，仿佛带着历史的温度，让我对琅琊台有了更生
动形象的认识。2015 年，我在黄岛区发掘汉墓期
间，曾跟随区博物馆翁建红馆长到过琅琊台。当我
第一次站在琅琊台山顶时，置身于山海之间独特景
观之中，内心被深深震撼。脑海中反复背诵《史记》
中关于始皇东巡筑台的记载：“南登琅邪，大乐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
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只是当时并没有想
到，自己已与琅琊台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2019年初春的一天，当时分管田野考古业务的
孙波副院长通知我，尽快准备好琅琊台遗址主动发
掘的申报材料。几乎就在同时，青岛考古所的彭峪师
兄跟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沿海岸调查中，于琅琊台东
南方向的海边断崖发现了战国时期瓦片堆积。这一发
现意义非凡——这些堆积早于秦始皇东巡，暗示了遗
址内存在更早的建筑营造。他们也想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开启琅琊台考古工作。于是，省、市考古院所联合向
主管部门提交了主动发掘申请。不久，国家文物局下发
了年度发掘证照，同意山东考古院和青岛考古所共同
作为主持单位，对琅琊台遗址进行 700平方米的主动
性考古发掘。

发掘获批后，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深知责任重大。为
了进一步了解更多遗址信息以确定具体发掘方法，同时
对遗址环境和遗存分布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先组织
了一次考古调查。以此为契机，考古队也初步组建起来，
人员包括我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敬伟、陈辰、
李召恒，青岛考古所彭峪、杜义新以及黄岛博物馆李祖
敏等多位同事。由于有了市、区兄弟单位前期工作基础，
调查目标明确，过程非常顺利。开始时是四月上旬，内陆
已经暖阳融融，而海边仍是春寒料峭，呼啸的海风在迎
接我们的到来。我开玩笑地发了个朋友圈，起名为“重穿
秋裤，再访琅琊”，考古工作就这样正式启动了。

拨云见日：高台现身山海之间

在调查勘探基础上，最初的发掘区最终选定在两个
关键位置：一是主峰山顶，二是东南海岸发现战国瓦片
堆积的地点。山顶是遗址的中心和制高点，也是发现夯
土面积最大的区域，要解决关键问题，就必须对山顶进
行发掘。海边地点青岛的同事做了详细的前期工作，易
于入手，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早于秦始皇东巡的遗存，这
对于我们以往的认识是一个突破。为了记录方便，要对
两个地点进行简洁明确的命名。山顶被大面积夯土覆
盖，命名为“大台”；海边地点有建于清代的亭子兰炮台，
当地人把“亭子兰”作为这一片地的名称，我们也以此命
名。两处地点的发掘同时开展。其中，大台地点选择山顶
西侧树木稀疏的缓坡，在坡上我们布设了一条长 30米、
宽2米的东西向探沟，采用小面积解剖的方式，尝试以最
小的切口了解尽量多的信息。在琅琊台风景区和琅琊台
社区的大力协助下，考古发掘顺利进行。

大台发掘区的探沟中，我们除了直观了解到夯土台
基的结构外，还发现了大量建筑材料，包括板瓦、筒瓦、
云纹和“千秋万岁”文字瓦当，以及带有纹饰的铺地砖
等。一件件文物如同拼图碎片，不断拼接起历史的真实
样貌。考古队员每天按部就班，清理、拍照、记录、绘图，
专注而又充满期待。

2019年 11月中旬，天气逐渐变冷。一天下午，探
沟东部清理出来一块加工规则的石板，和之前出土
的其他文物不同，石板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应该是没
有被扰乱。顺着石板轮廓继续清理，发现是一个长方
形遗迹的一部分，这个遗迹呈方形，边长一米多，由
多块三角形、长方形石板组成，石板之间严丝合缝，
边缘向内侧倾斜，最中心是一块带有孔洞的方形石
板。现场有同事惊奇地说：“这不像是卫生间的地漏
吗？”后来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秦代房间内的排水
设施，孔洞下面还连通着地下陶管道，其作用与现代
地漏无异。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普遍注重排水，有
完备的排水设施，陕西等地也发现了砖砌或者陶制
的地漏，但是石板砌成的地漏，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
次发现。这个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都认为是个“好
兆头”！

以地漏的发现为线索，我们继续发掘，于2020年
至 2021年在大台地点发现了一个房间，又在其周围
发现了走廊、排水管道以及登台踏步。2022年至 2025
年又在山顶东部发现了天井、院落门址、石铺路面等
一系列重要遗迹，山顶建筑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了。根
据发现我们推测，山顶曾经存在一处高台建筑。这里的

“高台建筑”不仅是高高的土台上有座建筑这么简单，而
是指以坚实的夯土作为核心，外观上分为多个层级，顶部
有主要殿堂、每层有依附于台基的房间和回廊，非常繁复

壮观的一种建筑形式。自东周至汉代，高台建筑
非常流行，所谓“高台榭，美宫室”，这种建筑往
往具有很高的等级。

“琅琊台”的名字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其得
名到底是因“山形似台”，还是“山上有台”呢？实
际上在古代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即便有《史记》
中秦始皇筑台的记载，很多文人学者还是不相
信山顶建台是人力可为的事情。明代陈烨《琅琊
台论》里说：“其称台者，以山形南面平衍，而上
巅复宽平，有类于台，故谓之台，非于山之上又
复为之台也。”而且他还指出山上建台“岂人力
所能起哉？”现在通过发掘，我们终于可以拨开
琅琊台的神秘面纱，知道琅琊台的“台”字名副
其实，就是一座屹立于山巅的高台建筑，从而也
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山上多石少土，面积达四万多平方米的建
筑基础需要从山下大量运土上山，再以人力进
行细致反复的夯打。这么大的工程量是怎么完
成的呢？《史记》载秦始皇为此“徙黔首三万户”，
即迁徙了三万户，也就是十多万人。作为辛劳工
作的补偿，还免除了这些移民十二年的徭役。今
天的我们站在发掘区，透过眼前层层夯土和累
累砖瓦，仿佛能穿越时空，领略山顶高台建筑的
宏伟壮观，同时也能看到万千秦代普通百姓忙
碌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建造起
了这座伟大的建筑。他们的汗水，滴落在这片土
地上，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瓦当为证：确定建筑年代等级

山顶建筑的砖瓦来自何处呢？是就近烧造还是远方运
来？在发掘的同时，更加详细和有目的性的勘探工作仍在
进行。在琅琊台南部山下，我们发现了重要的线索。在山下
西南有条山上延伸下来的冲沟，据说沟边的农田在耕种时
常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坚硬土块，是经过火烧的，村民自然
而然地联想到和烧窑有关，于是把这条沟叫作“窑沟”。

在调查中和勘探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里的碎瓦片
比别处更多一些。发现这个线索，考古队员非常兴奋。在
2022年，我们启动了对“窑沟”东侧地点的发掘。随着地表的
耕土逐渐被揭掉，一片片形状规则、边缘齐整的红烧土区域
露出来了，是陶窑！2022年至2023年两年的发掘中，我们一
共发现了10座陶窑，虽然窑的上半部都已经被破坏了，但
基本形状还在，能够看出是属于半倒焰窑类型。在窑室内以
及旁边的沟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砖瓦类遗物，其中很多形
状扭曲，显然是制作失败的残次品。出土绳纹板瓦、筒瓦和
云纹瓦当等都与山顶所发现的完全一致，显然这批窑就是
为山顶建筑提供建材的砖瓦窑。

在大量遗物中，有几件瓦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几件
瓦当形体较大，上面的图案非常特殊，叫作“夔纹”。这种大
型夔纹瓦当之前只在辽宁姜女石秦行宫、陕西秦始皇陵等
秦代宫殿、陵园建筑中出土过，学界认为是秦代最高等级建
筑的“标准器”。这个重要文物让我们异常振奋，没想到在远
离秦都咸阳的黄海之滨，也发现了同样的大瓦当！大型夔纹
瓦当的发现非常关键，一方面证明这批窑的年代就是秦代，
连带着也坐实了山顶建筑的主体年代；另一方面直接反映
了建筑的等级至高无上。综合所有发现，山顶高台建筑毫无
疑问正是秦始皇修筑的“琅邪台”。

拼图完整：厘清遗址时空格局

2024年至 2025年，我们又在山南偏东发现了秦代院
落基址，这是一处边长约 120米的正方形夯土院落，四周
有院墙，院内发现东西对称的长方形建筑基址。院落基址
夯土结构、出土遗物与山顶一致。在山体南坡，我们通过勘
探和试掘，又发现了连接山顶和山下建筑的道路。山顶高
台建筑与山下院落共同构成一处秦代始建、汉代修葺的高
等级建筑群落。

遗址内还存在早于秦代的建筑遗存。2019年至2021年
我们发掘的东南海岸的“亭子兰地点”，证实是一处由长廊
和院落组成的战国时期建筑群，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齐文
化特征，印证了战国田齐经略琅琊的文献记载。2023年至
2025年，我们又对东部海边的“小台”进行了试掘。这是一座
依山体夯筑的大型平台，夯土结构与工艺也呈现出较早的
时代特征。这些发现为我们追溯琅琊的早期历史，全面把握
遗址内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多年度持续考古工作，琅琊台遗址在时空维度上
的整体格局逐渐完整呈现。我们掌握了秦汉琅琊台建筑群

“山顶核心—山下配套”的完整体系，同时也厘清了遗址内
建筑“战国齐—秦—西汉”持续的发展序列，完整还原了琅
琊台从齐国滨海重镇到秦汉国家地标的历史演变。

多年度持续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琅琊台遗址
考古成果先后入选2021年、2024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并
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得到了考古业内
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发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成果的取得，来自每一位考古队员的常年坚守、来自省、
区、市三级机构协同作战、多学科交叉支撑的工作模式，更
来自“保护第一、考古先行、服务规划、强化阐释”的科学
理念。

当前，琅琊台考古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未来重点方向
包括：一是加强对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完整复原建筑群
布局与结构；二是推动深化多学科合作，开展年代学、植物
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手工业技术等专题研究；三是加
快考古成果转化，加强文物保护、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让
考古成果走出库房、走向社会。

结语

黄海潮声，不绝于耳；秦台巍然，见证千秋。琅琊台遗
址考古发掘拨开千年迷雾，实证了秦皇东巡、徙民筑台的
壮阔历史，揭示了秦汉王朝经略海疆、开拓海洋的宏大格
局，展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作为
考古人，能够亲手触摸始皇帝留下的历史丰碑，感受秦汉
王朝的雄浑气象是何等的幸运！我们也下定决心，将继续
努力，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好
这一历史瑰宝，以考古成果书写更加清晰、更加厚重的文
明篇章，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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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多方支持下，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工作
取得丰硕成果。然而，该遗址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如何发
掘的？在考古过程中有哪些趣事？这些问题可能是大家
很感兴趣但以往很少被提及的，下面，请让我从一名亲
历者的视角出发，为大家讲述郑家沟的考古故事。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说来也是缘分，我竟也是最早接触到宣化积石冢群
的考古工作者之一。2021年3月，我随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赵战护副院长、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魏惠平主
任一同前往张家口市宣化区开展“冀西北坝下地区新石
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与尚
义四台遗址相关的具有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性质的遗
存，为探究人类何时从流动走向定居，早期农业如何起源
等一系列问题提供基础资料。

我们首先拜访了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刘海文所长和
王继红书记，想跟他们初步了解一下当地新石器时代遗
址的有关情况。在与他们交谈过程中得知，因崞村镇一
带要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遂对所涉地块进行了考古调
查，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石堆遗迹，周围还散布有
碎人骨、蚌片、天河石等遗物。由于此前在宣化地区还从
未发现过这类遗存，遗迹内也未出陶器、玉器等具年代
指征性器物，其性质与年代一时难以判定，希望调查队
能一同前去看看。

于是，当日下午我们即驱车前往崞村镇“一探究
竟”。该镇历史底蕴深厚，拥有柏林寺、水泉堡等众多古
迹，东北距宣化区约 15公里，北距洋河约 11公里，南距
桑干河约16公里，向东翻越黄羊山就是涿鹿县。随着不
停地往山里深入，我们的心也愈发忐忑，为什么有古迹
会建在崇山峻岭之间？难道是与长城相关的遗迹？大家
感到困惑但也有些兴奋。不久，车停在了一处山坳里，不
知又向上攀爬了多久，终于看到了那些让我们“魂牵梦
绕”的石堆，那种震撼，至今仍记忆犹新。只见这些石堆
规律地分布在雷公山群山之间，平均海拔1100多米，它
们或“孤峰耸立”或三两一组，看着石堆周围破碎的人
骨，突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划过，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难道这些是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为什么距离辽西
300多公里外的宣化会突然出现红山文化积石冢？”“这
里距离涿鹿可是只有一山之隔啊，如果这里有，那么涿
鹿呢？张家口其他县区呢？”一时间，只觉脑海中有无数念头在汹
涌着、翻腾着，将我牢牢地钉在了原地。

确实，能在海拔这么高的山顶发现除长城以外的古代遗迹，
这是此行未曾想到的，虽然此次在石堆周围没有发现人骨以外的
任何遗物，一时难以判断遗迹年代和性质，不过毋庸置疑，这些确
实是古人所留。接下来几天里，我们在完成既有调查任务的同时，
也一直在留意，希望能找到更多破解“谜题”的线索。无奈时间紧
任务重，只得按照既定路线先前往赤城县，但在离开时我们提了
两条建议：一是做好新发现遗址点的文物保护工作，二是要注意
在宣化其他区域是否也有这类遗存，新发现多了，可能离“解密”
也就近了。

果然，不久后的 2021年底，恰逢全省考古工作年终汇报会在
石家庄召开，王继红所长从宣化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在西起塔儿
村乡，东至庞家堡长达80公里的山间新发现了形制各异的积石冢
100余座。看着她手机里不断闪过的精美玉器照片，我由衷地替她
高兴，这是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不知攀登了多少座高山，翻越了多
少道山梁才好不容易寻觅到的“胜利果实”啊！

驽马不堪蒙锦绣，感恩唯有泪沾衣

到了第二年秋季，也就是2022年9月，我终于有机会再次前往
宣化，第一次见到了这5000年前古人在山顶的“杰作”。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初次站在郑家沟一号积石冢上，直面这
庞大的古代建筑时，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才能科学、有效地发掘眼
前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石头？”以往，我们考古发掘面对的均是埋在
土里的各类遗迹，只要能熟练地运用好地层学，布好探方，一层一层
往下揭露即可，其中讲究的是辨认土质土色的“功夫”。然而，此次面
对的是这样一大堆“石头疙瘩”，到底要怎么发掘？一时感到很茫然，
丝毫没有头绪，也替刘海文所长发愁。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到了2023年末，我正带队在涿鹿县开展新
石器时代遗址考古调查。张文瑞院长例行来到涿鹿对调查工作进行
调研检查，临走前他突然对我说“小龚，你毕业后来院里工作也有多
年了，我打算让你明年开始负责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不
知你愿不愿意？”我一时被这个消息震惊得手足无措，只得呆愣站在
原地，见我长时间没有回应，张院长补充道“你不必过于担心，我已
经过慎重考虑。一是你在四台跟赵战护历练多年，对于什么是基层
考古，如何主持考古工地已然‘心中有数’；二是你研究方向本是新
石器时代考古，红山文化你再熟悉不过，交给你我也放心。看着你们
这群年轻人一天天成长，是我最欣慰不过的。所以，自信一点，年轻
人，终有一天你要站在台前面对这些，尽管放手去干吧。”

看着领导满是期许的目光，我只觉胸口涌出一股暖流，但想
到自工作以来在尚义渡过的多年时光，一时许多美好回忆涌进了
我的脑海。作为一个从小在辽西山区出生、长大的孩子，我对草原
有着莫名好感，小时候的我总是爬到家后面的山顶，向北遥望，想
象着草原的壮美与辽阔。直到毕业多年后，终于有机会长时间在
草原上驻扎，并从事我最爱的考古工作，一时竟感到人世间再没
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想到即将离开我最爱的草原，前往下一个
陌生的地方，迎接全新挑战，只觉得心里五味杂陈，有离开的不

舍，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只得硬挤出一个笑容，回应道
“我试试看吧。”就这样，既是“临危受命”也是“赶鸭子上
架”，在2024年春季，我从坝上来到了坝下，开始负责郑
家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幸托骥尾襄盛举，衔环结草谢深恩

初到宣化，可谓“两眼一抹黑”，院里只我一人，连个
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没有，何谈开展考古工作？现在想
来，多亏了市考古所魏惠平和李军主任，凭着多年在尚
义四台“衣同袍，寝同眠”的革命友谊，他们先帮我跟塔
儿村乡政府“号房子”谈好了租金，自此才有了落脚点。
随后，又帮我一起收拾屋子、规划院子，找郑家沟村支部
书记谈考古发掘用地相关事宜，给张家口各文博机构打
电话帮我借人组织队伍，甚至跟领导申请将所里暂时不
用的旧物什无偿借给我们使用，好一顿折腾，才终于有
了一点考古队驻地的样子。不久，尚义四台遗址开工了，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尚义，开始了又一年的考古
发掘。

与此同时，区文管所王继红所长与张艳霞副所长也
一直在为郑家沟考古工作顺利开展而跑前跑后。为了方
便考古队用水用电，她们不知跟乡政府沟通了多少遍，
为了尽快办理发掘临时用地手续，她们更是一天要跑多
趟自规局。见我手下实在无人可用，她们更是将培养多
年，具有丰富田野考古发掘经验的技工们送到了工地，
供我调配。即便如此，她们仍对我说“小龚，知道你这人
比较腼腆，平时也不爱说话，总怕麻烦我们，但你不用不
好意思，只管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考古发掘之中，其余
一切事项可全交给我们，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我们能
出人出人，能出力出力，大伙儿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至此，发掘前的准备工作才终于告一段落，但因我
常年在坝上参与尚义四台遗址考古工作，其间仅在2022
年前往参观过一次郑家沟，所以对它的具体情况并不是
很了解。虽然我曾在蒙古国发掘过青铜时代石板墓，也
曾在句容清理过战国土墩墓，在临江接触过高句丽积石
墓，但独自面对红山文化积石冢还是头一次，怎么办？只
得向专家请教。刘海文所长，是河北考古学界老前辈，即
使退休多年仍笔耕不辍，每日亲自参与考古资料整理，
从测量、描述，到拍照、绘图，全部亲力亲为，其对待学术
之严谨，孜孜不倦之精神，令我汗颜。

我与刘所虽并不陌生，却也谈不上熟悉，只是以往来宣化时
与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从未真正坐在一起，有过更多更深入地交
流，且他对于宣化积石冢群的发现与发掘有着“开创”之功，已然
快到“瓜熟蒂落”之际却突然“临阵换将”，来了一个才参加工作
没几年的晚辈，难免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嫌，此乃学界大
忌，也不知他如何看待此事。无奈，时间不等人，工作仍要继续，
我只得硬着头皮，怀着忐忑心情向他请教，没想到刘所却是“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将他这些年实践所得宝贵调查经验和发
掘心得全部“倾囊相授”，甚至将初步整理完成的调查报告和
发掘简报打印成册供我参考，真可谓是毫无保留。

然而，即使从刘所处取得了“发掘秘籍”，但距熟练掌
握，直至运用自如仍需一段很长距离。我只得一边将全部
精力都投入到紧张的现场发掘之中，边动手边摸索，不放
过任何一处细节，不断总结经验，一边找来牛河梁遗址发
掘报告，结合着求学至今积累的十余载田野考古经验，反
复认真研读。同时，刘所也几乎每周都会来到工地上与我
交流最新研究进展，并一起探讨发掘中的“得与失”，对我
给予指导。如此，经过了两年多努力，郑家沟遗址一号积
石冢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完成。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前，宣化郑家沟遗址与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工
作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未来道路仍
旧艰险漫长。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宣化区委、区政府对于文物
保护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在短期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采取
增设物理围栏、加装监控、派专人定时巡护等一系列措施，使
得境内100余座积石冢均得到了应有保护，为后续考古发掘、
研究工作保存了珍贵资料，还计划通过搭建文物保护大棚、博
物馆升级改造、编制遗址保护规划等方式，使得考古成果能够
尽快完成转化，更快、更好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惠及当地百姓。
他们更是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与河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
三地质大队合作，探索人造卫星、无人机、机器狗在文物保护过程
中的应用，将来有望与矿山监察、国土资源监测共享同一平台，对
文物点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巡查，为文物保护工作建立长效机制。

但也无须讳言，未来我们仍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每当我外
出开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同场发言之时，均感到
身上有如“千钧重负”，尤其是研究“红山文化”问题的学者们提
问之际，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几乎令我窒息。辽宁和内蒙古
两省区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通过调查、发掘和研究，已积累了
大量资料和成果，不仅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展，对既往分析总结的
同时也为未来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方向，对资料的再整理和新认
识也为两地开展红山文化深层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相较之下，河北省红山文化研究基础仍比较薄弱，尚处于
原始材料积累阶段，这就导致我们对于“河北红山”的考古学
文化内涵仍旧认识不够清晰，学界对于郑家沟这批遗存是否
属于红山文化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我相信，未来随着考古工作
逐步开展，基础材料逐渐增多，研究必将一步步走向深入，“郑
家沟”的意义与价值也必定能够得到应有阐释。

回首过去，宣化积石冢群从发现至今已过了五年，在这五年
之中，有无数瞬间让我每每想起，均红了眼眶。从冢上始终兢兢业
业、任劳任怨的“工匠”们，到每日起早贪黑，只为把大家照顾得更
好的后勤保障者们，再到无论严寒酷暑，均在山顶毅然坚守的“守
夜人”们，每个人都为工地做出了牺牲，付出了努力。若郑家沟遗
址考古发掘项目取得了任何荣誉，那均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考古
过程中固然非常辛苦，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我要感谢每一位参
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正是你们的辛勤付出，才使学界有幸掀开
了“文明之谜的一角”，一窥“5000年前的神秘”，我为成为郑家沟
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更为大家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

谨以此文向多年来持续关心、爱护郑家沟的师友们致谢！
更向那些仍常年坚守在田野一线，默默奋斗的考古工作者们
致敬！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
北
宣
化
郑
家
沟
遗
址
考
古
亲
历
记

龚
湛
清

琅
琊
台
遗
址
考
古
发
掘
纪
实

吕
凯

山顶建筑基址西侧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东南)墓葬套箱提取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于今年4月揭晓。这些考古发现时代跨度绵长、地域分
布广泛。时间上，从百万年旧石器时代伊始，经新石器、青铜时代，再至宋元窑址遗迹，涵盖了古
人类演化、史前聚落文明、早期国家形成、王朝疆域管理、手工业技术发展等多个学术命题。

“十大考古”串联古今、讲述人类的漫长成长史，使跨越22万年时光的何以中国之历史与
新时代同频共振，焕发新生机。“十大考古”固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然而其发现
过程是怎样的？历经了多少起伏与艰辛？又在发掘中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为此，《中国文
物报·考古专刊》推出“2025年度十大考古·领队说”专栏，以遗址发现始末、发掘精彩瞬间、研
究最新进展为依托，为读者呈现考古背后的故事。让一线考古人带领我们置身历史现场，身
临其境地感受绚丽厚重的文明。用大众语言，将深埋地下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时代
画卷。


